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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昭和二十年春，太平洋戰爭的局勢開始對日軍不利。



中國的軍隊，也得到來自美國的大量物資援助，以開始全線轉向攻擊，在一次戰役中，我所在的軍隊被打亂了建制。



在這個戰區，敵人好像察覺我們軍隊的全部動向，每次重大的作戰，都被中國軍隊所阻擋。



官兵們的士氣非常低落，焦躁的等待著司令部的命令。



誰不知道是為什麼，士兵們之間盛傳著，進攻的失利，是因為我們軍隊的內部潛入了敵人的間諜，這個傳言在部隊裡迅速傳開了。



陸軍部在極力否定著這樣的說法，因為這樣的傳言對全軍的士氣產生不利的影響。



情報部門在知道那個傳言後非常吃驚。



秘密，開始調查這個事情的真相，信息是從後方陸軍醫院被洩露的，因為那裡緊挨著司令部作戰室。





南京



在南京陸軍醫院我們發現了三個美麗的女護士，她成為我們首要的懷疑對象，她們的情人是作戰本部的軍官，曾向她透露我軍軍隊的兵力部署，裝備動向的信息。



但我們沒有審訊出那些軍官的名字。



軍事法庭宣判的結果，將這些女間諜判決為死刑，馬上處決。



雖說沒辦法知道那些女人的軍官情人，但是，好像有幾個將校軍官被高度機密的槍斃了。



這個事件，接連不斷波及，鬆懈的軍法的姿態更清楚，被更換，降職幹部對姿態繼承，空前的不詳事件發展了的。



但是，害怕士氣的降低的軍當局，把真相隱瞞起來，一直到戰爭結束。



雖然是這樣，到現在，這個關於這個事件的很多事情依舊被執行嚴格的保密，各種公文也被嚴令禁止提到這個事件，整個事件好像被隱藏了起來。



這個混亂據說是一直到新司令官石田中將到任時才平息，石田中將到任的那一天，因為接受陸軍醫院第二外科第一班班長，古谷芳江護士的血書的上訪書，所以很吃驚了。



儘管那樣簡略，別處次那樣的主旨的事情做被話了的。



「這次，引起那樣的不詳事件，讓很多的珍貴的生命和天皇陛下的武運蒙受了損失，儘管自己間諜出現在我的班裡，可是，作為班長沒有察覺，是嚴重的失責。我決定自殺來對這個事件謝罪。」



石田中將立刻傳令副官，讓副官把古谷芳江的工作情況和基本資料調出。



古谷芳江，二十三歲，陸軍第五醫院第二外科第一小組班長，戰鬥經歷三年，出生於傳統的日本家庭，工作方面卓越，深得上級信賴和部下尊敬……從那個文件上能看的出這個叫古谷的女性，無論從哪方面說，都是好樣的。



中將讓傳令官把她叫到司令部。



她的個子中等，整齊的制服包裹著她勻稱的身體，健康細白的皮膚，可愛，美麗的臉龐，純真表情，但是少了些女性特有的姿態。



意外的表情中，司令官開口說話了。



「妳是古谷君嗎？」



「是！」



「是這樣，從妳的請願書來看……現在我是可以答應妳的要求。但是，那個事件的責任是不能由妳來承擔的……」



「將軍，我愚蠢認為，如果我做到了足夠監督，而掌握部下言行，這次不詳的事件應該可以避免的。



我認為，因為怠慢了職責，對戰死的士兵和全部作戰計劃的失敗，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無論在軍法上是否有責任，但在道義上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懇請將軍讓我自殺來謝罪。」



說著眼淚溢出了她那美麗的眼睛，司令官知道她的決心以定，慢慢的說：「妳的誠心我已經感受到了。



對我而言，我可以准許妳自殺。但是，我會把妳的申請呈報軍事法庭做一個裁決。裁決下來期間，不允許有過激的舉動，讓我也稍微考慮一下。妳可以回去了。」



古谷芳江回去後，中將開始寫給軍事法庭的呈報書。



在接受這個請願的軍法會議上，爭論非常激烈，然而一直沒有結論。



終於，在第十天，一封的非正式文件被送到了司令官的桌上。



「由於不能承認關於古谷芳江護士的過失責任，所以不能處罰。但是，古谷芳江護士能痛感不詳事情的責任，把那個責任當作自責的態度，作為軍人，是值得嘉獎的。



由最近士氣降低的情況，本人希望，以司令官的權限是可以准許自殺的……」



軍部的意思是，雖然她沒有罪，但是，如果她自殺能讓士氣高昂的話，也是可以准許她自殺的……



古谷芳江面無表情認真的聽著中將念完這份決定，聽中將宣讀結束後，在她那美麗的臉上透露出內心不可名狀的激動。



「儘管我的責任沒有得到認同。但是我私下認為，自從遞交血書之後，就已經下定了決心。請長官准許我自殺。」



看著她堅決的表情，司令官沒有再說什麼，只能默默的點了點頭，准許她自殺的請求。



「那麼，好吧。我直到現在依然反對妳的自殺請求。



但是，妳的內心對自殺的請求還是那樣的堅決和強烈，沒有辦法不准許妳自殺……那麼，准許妳的自殺吧！



在什麼地方，用什麼手段，妳自己……已經都想好了嗎？用藥物還是用手槍？」



當她聽到自己的自殺被准許的時候，感激的眼淚順著臉頰流了下來。



「非常感謝您的成全……，然而，古谷芳江也是帝國軍人。武士的自殺是不會用藥物和手槍。請給我一面國旗，我有用純潔切腹自殺來結束生命的決心！」



「什麼？！切腹自殺。妳是說切肚子嗎？以女性的身體來完成切腹自殺嗎？」



「是！非常感謝，讓您為我擔心了，然而，我非常希望能完成這個事情，我知道切腹自殺的做法。無論如何痛苦，也會盡量去忍受的。請司令長官准許我切腹自殺。」



「這個嘛……既然妳有決心去做，應該能完成的很好的……好吧，准許。在漂亮切腹結束之後，可以讓介錯人幫……」



「謝謝您替我著想。古谷芳江不準備請求幫助，但是，我還有一個請求……」



「哦？不論是什麼要求，我都盡量滿足妳」



「非常感謝，這個嘛……」



她停頓了一下，然後，原先表情堅定的臉突然紅了。



支支吾吾的說：「是這樣的……前幾天，在工作的時候……偶然看到了服部醫官遺忘在桌子上筆記本，我看了上面的內容。



上面有服部醫官，對腹部受傷的傷員的治療方法，新藥物的研究已經完成。



不過，對藥物的研究，如果沒有進行病理人體實驗，新的藥物的效果是不能得到肯定的。



為了這個實驗，我看到服部醫官非常苦悶……。



作為一個護士，用自己的身體實驗這種藥物也再好不過的，所以……。



我作為護士，用自己的生命來完這個研究，對醫學作出應有的貢獻，也算我為戰場上那些傷員作能盡的最後一點義務……」



激動的訴說讓這個美麗的的女孩的臉越來越紅，司令官聽完了她全部訴說。



她那種對軍醫，對祖國醫學的將來，盡心盡力的品質，深深的感動著司令官，他深情的看著芳江美麗的面容。



同時，眼前浮現出前幾天接受調查的服部軍醫那剛毅的容貌和健壯身影。



「但是……那個實驗是要延長妳的生命，會加長妳痛苦的時間的啊，妳有完成的自信嗎？」



「是！從決心自殺的時候，就決心這樣做了。儘管很痛苦，但我還是會漂亮的完成的。」



「這樣啊……如果妳有這樣的決心……那麼，我和軍醫商量看看，好吧。關於自殺的詳情，還有決定的事情。回去後好好想想吧。」



決心以定古谷芳江臉頰上顯現著內心興奮的表情，把她襯托的更加美麗了。



司令官看著這個美麗，可愛的不如說還是個孩子的女孩，眼前浮現出她自己切開肚子的樣子和疼痛的表情，內心感情複雜的，目送她的背影離開。





教授切腹自殺的班長



回到護士寢室的芳江，內心激盪著切腹自殺的激情。



心裡不斷的想著，現在終於可以這樣作了而且，不管痛苦都要盡量去忍受。



從看護學校入學的時候開始的，她等待著能有切腹自殺的一刻。



入學了之後的她和和她一樣的少女們立刻被編排組成一個個小組，各小組的組長對組員們進行從日常生到前線的素養等指導。



古山谷芳江和十五名和她一樣的女孩被編在一組，小組的班長是大野陽子。



大野陽子，是年輕的護士們學習學習的榜樣，被編在大野小組的人，能學習到其他護士所學習不到的東西。



入學的那天晚上，大野陽子讓全體組員在體育館集合，講習有關戰場的素養事宜。



她激情的話題和英勇的姿態，激起了全體人員心中的熱血和尊敬的眼神。



「我們假設戰場的情況，盡量不要讓敵人抓住，但是，我們也是帝國陸軍的護士，如果在戰場上被敵人抓住，我們不會活著接受敵人羞辱。



所以，平日就帶把刀來保護身體，以便在適當的時候用純潔切腹自殺來結束自己的生命。



為了迎接這個重要的時刻，大家必須理解切腹自殺大概的做法。



今後的時間，每晚都要練習切腹自殺的做法。



那麼，首先，我先給大家做個示範，請仔細看我的動作。



然後按照我的方法，自己練習。



切腹自殺方法有兩種，一字形切的方式，和十字形切的方式，端坐著切，也可以站立著做，切腹自殺的方法有很多種，我先做一文字切腹，請大家好好看。」



她說完輕輕咬著嘴唇，使她原本美麗的臉更加嫵媚，從身旁拿過木刀，反手握著刀柄。



「要一手握刀，另一隻手按著要刺進去的地方。



要盡力向肚子裡刺進去，然後再使勁的向肚子裡刺，把刀刃刺進自己的小腹內。



我們女性肚子上的脂肪比較厚，肚皮比較柔軟，因為做起來比男性要痛苦的多，所以更需要大家有必死的決心。



刀刃刺進小腹後……慢慢的調整呼吸。



大家要爭取一下刺入肚子，如果刺入的不夠深，會被人恥笑的。



……一直讓刀尖刺到自己的小腸……」



看著她純美的臉頰表演著把刀刃插入腹部的姿勢，興奮的心情象火一樣在內心燃燒。



古谷芳江好像也被那種興奮燃燒著，覺得渾身發熱，就像深入她的手原先一樣看因為守候，所以做了。



「刀尖刺到小腸後……然後把刀刃拉向右腹部，大約到這個附近……要用力一下拉過來，中間不要停頓……盡量要讓肚子上只有一道一字形的傷口。



完成後，把刀刃從肚子裡拔出來……記住！動作一定要堅定，拔出刀刃之後，再從肚臍上方插進去……向下推壓刀刃……在肚子上形成十字形切口……」



她的臉因為興奮而變的通紅，內心的興奮使她的額頭上閃爍著汗水的反光。



她激烈的喘息著，說：「好吧，那麼，對一字形切的方法大家都明白了吧？下面妳們開始練習。那麼……從古谷學員開始……請您上來給大家做示範……」



沉浸在眼前著激烈而美麗的切腹自殺之中，幾乎忘記自我有她，突然，聽到自己的名字被點，她猛的一下楞住了，但在這瞬間，馬上又回到了現實裡。



內心的興奮和害羞的感覺讓她渾身血脈澎湃。



「來吧，就像剛才我所做的那樣，給大家做個好的示範。」



「是！」她的回答清晰而高亢，在全體學員注視當中端坐好，雙手接過木刀，四周變的靜悄悄的。



「嗯，右手握刀……然後……對準要刺進去的地方……」



芳江不知是害羞還是興奮，她的顫抖著緊緊的握著木刀，對準自己肚子的中間，使勁的刺了下去……



刀尖狠狠的戳進她自己的肚臍眼裡，儘管隔著衣服，但還是感到一種鈍痛，迅速從肚臍瀰漫到整個肚子，肚臍被戳刺的快感的麻木在她的身體裡強烈的激盪著。



「啊！呀……！」興奮的呻吟聲不由自主的從她的嘴唇間傳了出來。



當她把刀拉到自己左邊的小腹結束動作的時候，陽子微笑著臉已經紅的發狂的芳江。



「很好，很勇敢的切腹自殺。要注意刀子刺進去的位置，好了，下面大家開始各自練習……」



在為期半年的講習期之後，大部分的組員都不像剛開始那樣，每天晚上都認真的練習切腹自殺的作法了。



只有芳江一個人，還堅持著在每天晚上她回到自己寢室，一直反覆練習切腹自殺只到熄燈，因為，在她自己心裡，切腹自殺所帶來的興奮和激情沒有對任何人提起過。



從護士學校畢業後分配陸軍醫院之後，她依舊迷戀著切腹的那種激情，抽沒有人的時間繼續偷偷做著。



但是，由於繁重的工作，和宿舍裡的室友讓她不好意思繼續做切腹的練習，漸漸的切腹自殺的快感在她的心裡漸漸的疏遠了，悄悄從過內帶到這裡的那把小匕首和陪伴她多年的木頭短刀幾乎沒機會拿出來。



但是，自從她升班長後，醫院給予單人宿舍的待遇，醫院外值勤的時間變的多起來，在外出值勤的時候，她一定把匕首用布裹起來，放在枕頭下面藏起來，使用木刀進行切腹練習的日子變的多了。



就這樣，從那個不詳事件的犯人是自己班員，而提出自責，和自己對切腹自殺的熱情，可以說讓自殺的決心自然就非常的堅定了吧。



人  體  實  驗！



從司令官那裡得知古谷芳江的自殺和她的願望後，服部軍醫感到很吃驚和擔心，請求她停止自己的計劃，而她的決心還是那麼堅定，什麼也說服不了她，終於決定實施這樣殘酷的人體實驗，確定使用芳江的身體進行實驗。



首先，在自殺前，用針注射A劑。



讓A藥劑充分的被身體吸收後，再切腹自殺，然後把小腸拉身體外。



接著對新鮮的小腸進行注射，直接把B劑注射到她小腸內。



觀察一定時間後，然後，要一下子把小腸切斷，把這段小腸作成標本，來檢驗檢查A，B劑的療效。



而且按照實驗的計劃，切斷小腸之後，不能馬上讓她死去，直到A劑的注射部位反應出現，A劑量大小，反應記錄完畢後，才能准許結束生命。



當然，因為藥劑的效果實驗是很痛苦的，儘管醫院有止痛劑和麻醉劑，但是實驗不准許使用其他的藥物，除了用忍耐以外沒有的方法來對待這切腹抽腸的痛苦。



「太殘忍了吧！」司令官聽完後說道。



「年輕的女孩切腹自殺就已經夠痛苦的了，卻還要把腸子拉出來，然後切斷，可以說完成不了是理所當然的。」軍醫也是這個觀點。



「如果切開肚子後，讓她仰臥，讓醫生把她小腸取出來，然後用鋒利的手術刀一下子切斷，可以稍微的讓痛苦少一點！」



儘管痛苦，芳江固持的主張一切自己來解決，沒有一點讓步的樣子。



看到她堅定的決心，儘管有那樣的顧慮，終於司令官和軍醫無奈的同意了她的想法，認可了這個實驗由她自己來完成。



要求只有一個，她希望，作為軍人而選擇自殺的話，在實驗的那天她應該穿著軍服，而不是護士的制服，司令官理解芳江的心情，同意了她的要求。



叫傳令兵送來了嶄新的陸軍軍官制服。



當芳江從司令官手裡接過軍裝的時候她激動的臉紅了起來，司令官看著她鄭重的行了一個軍禮。



切腹自殺的時間決定在三天後的上午十點，在陸軍醫院第三手術室舉行。



在這三天的時間裡，軍醫為實驗做準備，為芳江進行著實驗前的測量，包括身高，體重，身體各部分的Ｘ射線攝影，小便檢查，肝臟檢查，血壓，心跳等等。



最後那天晚上，一切的測量都完成，為了怕腸內殘留的糞便影響實驗，她被軍醫告知從今晚開始不要進食，並且給她用清潔藥物灌了腸，直到最後拍出來的都是藥水。



很晚了才能讓她安靜的迎接明天。



芳江躺在自己的房間裡，慢慢的撫摸著因為多次排泄而變的鬆軟的肚子，腸道內被重新灌入的藥液讓她的小腹輕輕的鼓漲著，手放在上面，能感覺到小腸微微的蠕動。



她另一隻手拿起那把隨身攜帶的匕首，青白色的寒光在刀尖閃耀著，在她因為灌腸而疲倦的身體又重新迸發出興奮的感覺。



明天終於可以用這短刀，來切開自己的肚子了，每次想到這。



她的心裡就開始怪異的激動起來……



最後那天晚上，一切的測量都完成，為了怕腸內殘留的糞便影響實驗，她被軍醫告知從今晚開始不要進食，並且給她用清潔藥物灌了腸，直到最後拍出來的都是藥水。



很晚了才能讓她安靜的迎接明天。



芳江躺在自己的房間裡，慢慢的撫摸著因為多次排泄而變的鬆軟的肚子，腸道內被重新灌入的藥液讓她的小腹輕輕的鼓漲著，手放在上面，能感覺到小腸微微的蠕動。



她另一隻手拿起那把隨身攜帶的匕首，青白色的寒光在刀尖閃耀著，在她因為灌腸而疲倦的身體又重新迸發出興奮的感覺。



明天終於可以用這短刀，來切開自己的肚子了，每次想到這。



她的心裡就開始怪異的激動起來……



她放下手中的短刀，起身從床下拿出那把經常使用的木刀。



穿上了司令官送給她的陸軍軍服，她跪坐在房間中間的地板上，解開制服上的銅扣，接著送開了寬大的腰帶，多次的灌腸和肚子裡的灌腸液讓她無法收緊肚子，所以她的小腹部軟軟的凸出出來。



她慢慢的撫摸著她柔軟細嫩的小腹，手指在自己的圓圓深深的肚臍眼上留戀的撫摸著，然後她拿起木刀。



刀柄上那硬梆梆的觸覺和手指撫摸自己肚臍眼那種刺激的快感將她內心的興奮激盪起來。



昏暗的燈光把她的皮膚變的白的刺眼，不由得呻吟聲從她的嘴唇間傳出。



「啊！嗯……切腹自殺……切腹自殺……明天我就要切腹了，可以盡情的，切開肚子，肚子切開之後，……啊啊……好興奮……啊啊……」



一邊把木刀的刀尖放在自己深深的肚臍眼中，一邊神情迷離的喃喃的說：「然後刺入肚臍！啊！」



木刀的刀尖深深的陷進她圓圓的肚臍內，她那鬆軟白皙的肚皮也被木刀的刀尖刺出一個凹陷的褶皺。



「……明天……啊，軍醫先生，讓您看著我切腹……真高興，肚臍被次穿了……啊！……」



激烈的呼吸打破房間裡的寂靜，在昏暗的燈下面，她看著自己的肚臍眼被木刀次入的深深窪坑所代替，然後用力把木刀向自己的小腹割下去。



刀尖「噗！」的一聲從她的肚臍邊緣滑出，在她白皙的小腹上留下了一條深紅色的印記，只到她的陰毛邊緣……



當天的早晨，芳江起的很早，洗完澡後，讓護士給她再次灌腸，然後換上軍裝襯衫，挽起襯衣的袖子，把上衣的下擺束在軍褲裡用寬皮帶紮好，穿上軍官的軍靴，站在鏡子前看著自己美麗的面容。



自己暗暗的想了在切腹自殺的時候希望把自己的美麗的樣子留給身邊的每個人。



慢慢的在臉上化著淡妝，在皮膚抹了一些粉，讓臉色看上去更加的白皙，嘴唇薄薄的塗了些唇膏。



人們看到出現在第三手術室的芳江的時候，都為眼前這唯美屏住了呼吸。



手術室內沒有其他陳設只有手術台，手術燈照射著牆上的瓷磚讓受住室變了一片潔白，房間的中央放著白布覆蓋和的短刀，在白布之間短刀的刀散發著銳利的寒光，橫在四角形不銹鋼的手術托盤上。



在場的人們靠著牆壁站著，目不轉睛的看著她，軍醫走過來。



「辛苦了！要注射藥物A劑，在要切開的部位……請多關照！」



芳江對軍醫還禮後靜靜的掀起自己的衣服，把手指點在自己的肚臍眼上。



軍醫詫異的看了芳江一眼，然後把針頭放進了他那深深的肚臍眼裡。



「嗯！……」



冰涼的金屬針頭刺穿她肚臍眼裡的皮膚時，一種奇異的疼痛和麻木般的快感迅速傳遍他的整個小腹。



粉紅色的液體無聲的，通過她的肚臍眼被注入她的肚腹裡。



在注射完的剎那，軍醫和她的視線交織在一起。



「很疼吧……加油呀！」軍醫表情複雜的看著她說。



「是。」她回答著，表情同樣的看著軍醫。



然後整理好衣服和在場的每個人微笑著用眼神道別，最後古谷芳江走到房間的中央站在司令官的面前。



「陸軍護士長古谷芳江，因對不詳事件的負責，准許自殺……」司令管同樣表情複雜的看著她說。



芳江聽到後，興奮的表情讓她看起來更加的美麗，聲音爽朗的回答道。



「陸軍護士長古谷芳江，現在，為不詳事件的負責，而切腹自殺。請准許。



還有，不禮貌的請求，儘管因為痛苦而有呻吟，然而作為軍人，決定漂亮的來完成。



多謝司令官照顧，謝謝您的成全，還有軍醫先生，在場的各位的幫助，我不會忘記。那麼！天皇陛下萬歲！」



芳江語言乾脆的一氣說完，沒有一絲膽怯的樣子，接著慢慢的解開襯衫的紐扣。



隨著襯衫紐扣慢慢地解開，白皙的皮膚漸漸的暴露出來，然後解開皮帶，雙手把軍褲推下去直到胯骨上，，芳江把襯衣的下擺拉到腰後，然後在那裡把衣服打了個結，從胸部下面到陰毛邊緣，她那鬆軟白皙的肚子整個暴露在燈光之下。



那嬌嫩的乳頭也在她豐滿的乳房上興奮的勃起著，然後她挺直了腰，她柔嫩的腹部逐漸伸展開來。



圓圓的肚臍深深的鑲嵌在她那微微突起的小腹上。



因為灌腸藥液的作用她的小腹膨而柔軟，在強烈的等光下面通過白細的皮膚能看得見青色的靜脈。



美麗的女性赤裸身體讓人感覺無法呼吸，手術室裡的人們看著這成熟的身體和純真的美貌完美的結合，入迷一樣的看著她的一舉一動。



芳江臉被大家這種欣賞的眼光看的微微紅了起來，用手在自己微微彭出的小肚子上慢慢的撫摸著，因為緊張和興奮，她的手顫抖著，讓鬆軟的小腹也跟著微微的抖動著。



一會兒，她停止了撫摸，低下頭去，拿起了短刀，右手緊緊地握住刀柄。



拿起手帕在刀身上纏繞起來，只剩下二寸刀尖，因為那是她皮下脂肪的厚度，在此之前醫生們她測量了腹壁的厚度，以便她在切開自己的肚子時而不讓取出小腸受傷。



雖說是經過這樣測量，她還是害怕自己因為把刀刺入的過深而弄傷小腸，讓實驗由於自己的原因而失敗。



芳江把短刀放在自己的大腿上，用她那修長的左手手指，輕輕的按在自己的下腹部上。



在自己小腹上慢慢地從左到右搓揉著，然後把手指放進自己的肚臍眼中，閉上眼睛，輕輕的在深圓的肚臍眼裡揉弄著。



然後使勁的按壓下去，柔軟的肚皮頓時凹陷下去，一股強烈的興奮的麻痺從她的肚臍眼裡擴散開來，在她的腸子和間快速的傳遞，像電流一樣衝擊著她的陰部……



在這種興奮的近似與酥麻的感覺中，她睜開眼睛，右手拿起放在大腿上的短刀，用兩個手指把自己的肚臍上下分開，讓鋒利的刀尖頂在自己肚臍底部那複雜嬌嫩的褶皺之間。



然後直起腰深深的呼吸了幾下，右手向自己的肚子深出慢慢的推送著刀尖。



她那圓鼓鼓的小肚子被刀尖頂地軟軟地凹陷下去，圓圓的肚臍眼也被刀尖弄成細長的肉縫，鋒利的刀尖無情的撕咬著她肚臍低部嬌嫩的肉結。



從肚臍眼深處傳來的灼燒般的疼痛快速蔓延到她整個肚子，伴隨著那種難以忍受的疼痛的卻是，比她原先用木刀戳進肚臍要劇烈十倍的快感。



那種麻痺的感覺引誘著芳江的手固執的把刀尖向自己的小肚子更深處刺入，她肚臍被刀尖捅的深深的陷到肚子裡，鬆軟的小腹被自己的腸子擠的圓鼓鼓彭凸起來。



溫暖的肚皮包裹著冰冷而鋒利的短刀刀刃，在肚臍眼深處不斷傳來刀刃割裂皮肉「吱，吱」的聲音，疼痛讓她的左手徒勞的擠壓著自己彭出的小腹，肚子裡發出一連串腸子痛苦的哀鳴聲。



這種撕裂般的疼痛伴隨著那種欲罷不能的興奮讓芳江雙手握刀，使勁的戳了下去……



「啪哧！」一聲鈍響。



「啊呵！」同時，芳江嘶啞的呻吟一聲。



那原先被刀尖捅的深陷的肚皮猛的彈蹦出來，刀刃的光輝全部隱沒在她的肚臍中，肚臍中的疼痛，和一種本能的保護，讓她猛的把刀抽出了一點。



在這種疼痛和興奮夾雜的感覺中，她慢慢地直起上身，深深的喘息了幾下，然後盡力咬緊牙關喘息著，右手握緊短刀堅定而痛苦的重新把刀刃狠狠的戳進自己肚臍裡面的傷口之中。



芳江美麗的臉被痛苦扭曲著，眉毛也痛苦緊鎖在一起。



在決定實驗之後，她已經做了充足的思想準備，但也沒有想到痛苦是如此的激烈，如果沒有那種奇怪的快感支撐，恐怕自己沒有這樣的決心的。



「咿呀……肚臍呀……啊……咿呀！」她呻吟著，鮮血從肚臍上紅黑色的傷口裡噴湧一樣溢出，噴濺在牆壁和地面的瓷磚上，形成斑斑點點的紅色的碎花。



疼痛讓她的左手在自己的小腹上徒勞的抓撓著，腹部因為劇烈的喘息而起伏，鮮血順著她雪白的肚子那突起的曲線流淌下來，浸染著土黃色的軍服。



「啊呀！疼，疼……咿呀！」芳江終於忍不住開始大聲呻吟起來。



她的左手停止徒勞的擠壓自己的小腹，把手放在刀背上，然後使勁向下一壓……



鋒利的刀刃突然劃破她的肚皮滑了出來，割裂皮膚的疼痛讓芳江用左手緊緊的捂著被切開的肚皮，右臂直直伸著，手的緊緊的握著短刀，蜷縮著身體抽搐著……



不一會兒，她慢慢的直起身體，送開緊捂傷口的左手，黑紅色肚臍上的傷口下面，有一條一寸長裂開的皮膚，從裂開傷口中，能看見厚厚的黃色的脂肪也在左右裂開。



鮮血還在隨著呼吸一股一股的噴湧著。



芳江兩眼緊緊的盯著自己肚子上的傷口。



「不能……不能弄傷……腸子呀，不能……」她嘴裡喃喃的說著，重新把把短刀刀尖放了進去，用刀尖小心的割裂著傷口裡的脂肪層。



疼痛讓她的肚皮急促的抽搐著，鮮血從黃色的脂肪中流淌出來，不斷染紅著她雪白的皮膚，疼痛讓鋒利的刀刃不停的被柔軟的脂肪彈住來，但有被芳江固執的重新刺入。



刀尖不斷割裂著皮膚，傷口沿著她的小腹中線繼續擴大著，短刀的刀刃在鮮紅的熱血和黃色的脂肪間閃爍鋒利的寒光。



「咿呀！呃……什麼，才切開……這麼一點點嗎？」芳江大聲呻吟著說。



隨著疼痛的增加，總覺得說出這樣的話能更加激勵自己，所以一邊鼓勵自己，一邊讓自己拿刀的手更加使勁的切割著自己厚厚的脂肪。



「還，還說……什麼……自己能完成……才切開這麼一點點！啊……那樣…………咿呀！疼呀，真的很疼，……啊，再使點力氣……」隨著傷口的加深，皮下脂肪向兩邊大大的裂開了。



鮮紅的熱血和黃色脂肪產生強烈反差！



她雙手握刀，對準自己小腹上的傷口，上下反覆的用短刀瞄準著傷口，然後猛的一下戳了進去。



劇烈的疼痛讓她身體前傾刀刃被準確的插進肚子上的傷口裡，柔軟的肚皮緊緊的包裹著鋒利的刀刃，好像這樣能緩解刀尖刺如的疼痛，但巨大的疼痛卻讓她的身體急劇的抽搐起來。



「啊……咿呀！呵，呵，什麼……才這麼一點點。還，還沒有完成。再想下切，腸子就要出來呃」



說完繼續壓著短刀沿小腹中線一字切裂著自己的肚子，刀子切裂的傷口邊的皮膚不斷的褶皺，彭裂慢慢的延伸芳江的陰毛邊緣。



她一邊呻吟著鼓勵著自己，一邊固執的割裂著自己的小腹。



鋒利刀刃，在芳江堅定的意志下在她小肚子上擴展著傷口，但越來越大的疼痛和過度消耗的體力讓她停了下來。



「還……說什麼……啊！自己要求切腹自殺，疼的受不了了嗎？……」說到這裡，芳江賭氣一樣的在肚子裡使勁抽動著短刀，然後咬緊牙關，猛的把刀刃向下一劃。



「咿呀！」她大聲叫了出來，粘滿鮮血的短刀應聲劃破了她微微突起的小腹。



在肚臍到陰毛邊緣之間的小腹上劃開了四寸長，左右裂開一寸寬的傷口，裂開的傷口裡面鮮血和皮下脂肪混合的顏色分外的絢麗。



芳江以興奮的眼神看著傷口裡面噴湧的鮮血，然後抬起她那失血過多而顯得青白的臉，顫抖著說：「古谷芳江，……豎一字切腹完結……呃，請……准許……實驗！」



說著她用左手手指，猛的伸進裂開的傷口的裡面。



「呃，啊！咿呀！」無論她是如何剛毅，但畢竟是年輕的女孩，當她的手通過傷口插進自己肚子裡時，巨大的疼痛讓她全身縮成提團，劇烈的抽搐起來。



「哎呀，好疼，……完成了這樣的切腹……才算圓滿，呃…」



她一邊鼓勵著自己，以便劇烈的喘息著，咬緊牙關齒聚集著自己的勇氣，然後慢慢挺起上身，左手猛的向自己的腹中使勁插入，直到手腕也一起進入了傷口。



「啊！咿呀！」劇烈的痛苦瞬時傳遍了全體，使她渾身顫抖起來。



「啊，呀！請看，古谷芳江的……腸子……啊！」



在她高聲大喊的同時，剛毅的挺直了身體，那伸進自己肚子裡的左手猛的被拔出傷口，手指緊握著粉紅色附著則黃色脂肪顆粒的小腸，腸系膜連接著更多的小腸被「噗噗嗦嗦」的拉出肚子。



在場的所有人都不由得驚叫出聲。



「咿呀！啊！啊……」



沾滿鮮血的小腸，蜿蜒蠕動著從傷口裡面流出來，芳江一手擠壓著自己的小腹，一手不斷的把自己小腸從傷口裡掏出來，小腸蠕動著被芳江自己放在膝蓋前面的不銹鋼手術盤裡。



「啊，古谷芳江，切腹，切腹自殺完畢……請開始……實驗！」



「不愧是古谷君，美觀的切腹自殺啊，實驗開始，請再忍耐一下！」



在軍醫們鼓勵的聲中，芳江點了點頭，表明自己可以堅持。



A劑的反應軍醫們上前，用二枝注射針劑注進她的小腸裡。



記時開始，五分二十秒後觀察效果。



這個實驗總共有五分鐘，這比任何的切腹自殺都要痛苦，而且最後必須用自己的手來切斷自己的小腸，這樣的痛苦是很難忍受的。



芳江努力抑制自己逐漸劇烈的呼吸，拚命忍受著痛苦不讓自己呻吟出聲。



現在，她正在顫抖用左手把小腸纏繞右手握緊著的短刀的刀刃上，然後用左手握緊小腸的兩端，這樣持續等待的為一下子割斷小腸做準備。



秒錶滴滴答答無情的走動著，在安靜室內迴響著。



芳江快沒有毅力堅持下去了，因為即使用自己的手把小腸拉出來的那個痛苦，只是暫時的。



只要咬緊牙關，精力集中，就能作到。



但現在既不能扭動身體來緩解疼痛，一方面還要這樣，長達的五分鐘的持續和忍受。



這時呻吟從她嘴唇間發了出來。



「啊！……好疼呀……到了沒有……快受……不了了，啊！疼！」最後的一分開始讀秒。



48，49，50……55，56，56，57，58，59，5分……4，5，6，7，8，9，10，5分10秒！



她右手的短刀「咕唧」一聲將手中蠕動著小腸切成了兩段。



鮮血飛濺出來。



「啊！」悲嗚似的喊叫聲從她嘴唇裡發出來。



因為劇痛使聲音發抖！



「咿呀，呃……」接著渾身激烈的抽搐起來。



襯衫的前襟大大敞開著，急促的呼吸讓她的胸部的劇烈的收縮起來。



沾滿鮮血的左手緊緊的抓著斷裂的腸子，把腸子緊緊的按在肚子上的傷口裡，此時的芳江眼睛開始呆滯，四肢發抖

。



「啊，切腹自殺……還可以……忍受，……為什麼……切斷腸子……這樣疼……啊，好難過……啊，芳江自己……切斷了腸子！啊……疼！」



儘管芳江想不管多痛苦，都要盡力保持上身不要倒下，但她的身體開始搖晃起來。



「芳江！好樣的，再忍受一會！實驗成功一半了。目前還沒有看到A劑的反應。再忍耐一下！」



「嗨……嗨咿！啊！」對芳江選擇的痛苦來說，每堅持過去一秒鐘都或許是極限。



「很疼……不管怎麼說，芳江……也會忍受到……切腹自殺……做完……哎呀！啊……啊……呼吸……喘不上來氣，……軍，醫長官，……呼吸……呼吸困難……」



「古谷護士，吸氧對實驗有影響。用短刀，刺自己，疼痛能保持清醒。」



「是！」芳江說著，拿起短刀，在自己的右小腹部上「哧啦」一聲劃了一刀。



「啊！」疼痛讓她大叫了出來。



時間慢慢地過去，然而芳江的肚臍周圍還是沒有A劑所特有的凝血反應。



軍醫表情焦急的看著芳江。



「啊……好疼……芳江……已經……啊……忍受不了了……啊，疼呀……」



也許是想到了什麼，芳江一邊喘氣一邊用左手把沾滿鮮血褲子解開，直起身體把軍褲脫到臀下，隨著內褲的脫掉，那被血浸染的濕漉漉的陰毛露在眾人的面前，接著芳江叉開雙腿。



芳江把短刀的刀尖下重新戳進自己肚臍眼的傷口裡，豎起刀柄，在自己的小肚子裡用刀尖翻攪著，找到了自己的子宮，停了下來，用左右手支撐地面，身體向後仰起。



將肚子挺出來。



「啊！咿呀！」大叫著，一邊仰身一邊把刀子戳了進去。



「啊，女人的，……切腹，全部切開了！」銳利的刀尖貫通了她的子宮，從她那女性最羞恥的地方穿了出來。



據說以這個痛苦能讓她保持清醒吧。



熱血激烈的從芳江那兩片陰唇間噴湧的溢出。



「啊……呀！」就在芳江將要完結的時候，終於在她的肚臍眼周圍紅色的斑點開始出現由於血跡的原因只在她上腹部比較明顯。



「好了！成功了啊。古谷護士。實驗成功了。讓我幫妳來安靜死去吧！」醫拿著氰酸鉀的注射筒跑到芳江的面前。



「請讓我自己完結……謝謝。」芳江喘息著說，同時短刀還在繼續的穿刺著她的子宮，鮮血不斷的沿著穿刺出來的短刀，從她陰毛叢生的陰唇間噴湧出來……



「啊，呀，啊，切腹……切腹自殺……完成，司令官先生……軍醫先生，……芳江，心裡很高興，……」說話的同時，右手把短刀猛的向下猛刺，直到刀柄沒入了她的肚子裡。



芳江美麗的眼睛恍惚起來，慢慢的閉了起來，左手再也承受不住身體的重量，屁股猛的坐在了地上，刀柄被從她的肚子裡頂了出來，纏在刀身上的腸子，被從肚子裡帶了出來，濺落在她柔軟殘破的肚皮上。



芳江美麗的身體側倒在地板上，在自己的血泊和腸子中抽搐著。



二日後，在特別文告中寫道：



「陸軍醫院的古谷護士為軍務責備而臨危不懼自殺。



以婦女的身體對軍務負責的態度是軍人值得學習的。



特此對對全軍通知。」



她的事跡被宣傳並記入軍冊，但她自殺的真相情景卻隱藏一直到戰爭結束。

cover_image.jpg
HARZ 2

HEBRREEF





